
说起AI电影，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
一张被算法生成的演员脸。眼下中国AI电
影给出的答案，却不是“脸”，而是动画。即
将上映的《三星堆：未来往事》把古蜀文明、
未来警报和文物谜团拧成一部科幻新片，
它在国家电影局备案中被归为“动画影
片”。眼下中国AI电影先落地的，不是真人
大片，而是动画。
这不是技术的谦让，更像电影本体的

一次自我表白。电影本来就有两条血脉：
一条向现实索取，靠摄影机捕捉人的身体、
表情和偶然；一条向想象造境，靠绘制、造
型和后期来安排世界。生成式AI更擅长造
境，不善塑人——宏大的场景、鲜明的风
格、奇异的光影，它都能迅速给出；可一旦
进入长篇叙事，人物要在不同场景里保持
一致，情绪要有层次，表演要经得起特写，
立刻就困难起来。已有分析指出，AI在多
场景连续叙事中常出现人物、服装和场景
细节不一致，情感表达也容易浮在表层。
山川、废墟、异世界并不难生成，难的是一
个人沉默时眼神里那一点犹疑。那一点东
西，看上去很小，恰恰是电影最贵的部分。
今年2月上映的《团圆令》以赠台大熊

猫“团团”“圆圆”为原型，讲的是熊猫兄妹
“团仔”“圆妞”历险寻亲，被称为我国首部

全流程AIGC动画电影。它的意义不在于
“机器已经会拍电影”，而在于AI影像第一
次较完整地走进院线流程。导演马腾说得
明白：剧本还是人写，故事架构和情感内核
仍由人主导，AI主要负责高效执行创意。
先被改写的，不是作者位置，而是制作工
序。更值得重视的是，技术不只改变制作，
也会反过来塑形叙事。《团圆令》团队透露，
他们在剧本阶段就有意规避AI不擅长的固
定场景和精准重复，把故事设计成一路奔
跑、不断换景的“旅程型”结构。这一句比
许多宏论都直接：当工具改变了什么最容
易被拍出来，它也就在悄悄改变什么样的
故事更容易被写出来。
上影节今年首设“AI片场”，官方介绍

把关注点放在创作方法、协作流程、行业逻
辑，以及提示词、工作流、过程素材和协作
得失上，而不只是一部成片。这种安排很
见分寸。它把AI从神话请回车间里：电影
人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导演会不会消失”，
而是分镜怎样生成，风格怎样统一，团队怎
样协作。AI先进入的，不是导演椅，而是制
片流程。
动画、漫剧、短剧之所以先长出来，正在

于它们与AI当下的能力结构更合拍。动画
允许风格化，漫剧欢迎夸张，短剧强调节奏；

它们都更容易拆解，也更能容纳一定程度的
不真实。真人电影却不同。它靠演员的身
体成立，靠表演的分寸立住，靠叙事的连贯
撑住。动画里一点生硬，也许还能算风格；
真人片里一分失真，观众立刻就会出戏。
但若讨论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还不够。

AI为什么偏偏和这些形态一拍即合，答案还
在平台。越是追求高频更新、即时反馈、低
成本试错的内容形态，越欢迎一种能迅速重
组风格、类型和情绪单位的工具。AI在这里
不像闯入者，更像放大器：它把原先就存在
的速度崇拜、类型依赖和情绪按钮，推得更
彻底。于是问题也来了：效率提高了，画面
更光滑了，不等于电影更丰厚了。AI擅长复
制一种已经被验证的“有效”，却未必能立刻
生成一种真正新鲜的“有意味”。
看多了算法推演出的完美路径，人们

反而更愿意为有“毛边”的表达买账。观众
与新技术共舞，同时也在重新珍视“活人
感”。这提醒我们，电影真正难以替代的，
不是速度，而是人的经验、表情、犹疑和沉
默。电影史上的新技术，常常先在缓冲地
带试身手，再一步步进入中心。今天AI先
在动画里落脚，并不意味着它的终点只是
动画；它更像一次必要的练习。未来当然
会来，但首先，电影仍要把人放在中央。

◆ 黄丽珈

于寂静处见众生
——《寂静的朋友》的三重时空与生命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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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原生电影来了，肉身演员莫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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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伊尔蒂科·茵叶蒂执导、梁朝伟
主演的《寂静的朋友》，以德国马尔堡大
学植物园一棵1832年的银杏树为永恒
见证者，串联起1908、1972、2020年三个
时空的独立故事。影片摒弃了强情节
冲突，用克制的镜头语言，在人与植物
的羁绊中，拆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渴
望与和解。三个故事如同银杏的三片
叶脉，各自生长却共享同一生命根系，
于寂静中照见人类共通的孤独与联结，
梁朝伟以“无表演”的表演，成为这场跨
时空生命对话的东方注脚。

1908年的马尔堡大学，性别壁垒如
坚冰，格雷特作为首位攻读植物学的女
学生，从入学起便深陷偏见的围猎。在
校园里，她被孤立、被无视，房东因误解
将她驱逐，学术圈的排挤与生活的窘迫
双重挤压，让她成为时代的“局外人”。
她逃离人群，将目光投向银杏、森林与
微观植物世界，用摄影镜头捕捉植物的
纹理与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
伤害，而人与植物的联结纯粹且安稳
——银杏见证她在男性霸权中艰难立
足，见证她从迷茫少女成长为科考队科
学家，见证她在寂静的植物世界里，找
到自我价值的锚点。这种联结无关语
言，无需回应，却是最坚定的陪伴，让她
明白：生命的尊严，无需通过他人认可
来证明。

1972年的校园，嬉皮文化兴起，人
群躁动抱团，而内向孤僻的学生汉内
斯，始终游离在人群之外。他暗恋研究
植物学的女同学，爱而不得的失落，让
汉内斯将情感寄托转向植物。银杏静
静见证这一切：见证他因爱靠近植物，
见证他在植物的回应中获得情感慰藉，
见证他从疏离人群，到与植物建立深度
共情。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往往脆
弱易碎，语言会说谎、情感会错位，而植
物的沉默回应却永恒真诚。汉内斯与

天竺葵的羁绊，是爱而不得后的情感转
移，更是孤独灵魂与自然生命的双向奔
赴——他在植物身上，找到了人与人之
间缺失的理解与共鸣，明白陪伴无需言
语，懂得与植物相处，亦是与自己和解。

2020年，梁朝伟饰演的香港神经科
学家王教授，滞留德国马尔堡大学，被
困在异国的校园里。东西方文化差异、
语言壁垒等，让他陷入极致的孤独。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此处被呈现为疏
离、猜忌与沟通困境。王教授将对婴儿
脑电波的研究转向银杏，他触摸树皮、
连接传感设备、雨中裸身伫立，以东方
人的内敛与沉静，与百年古树对话。
他的行为起初被校工视为“怪异”，研
究遭投诉险些终止，文化差异带来的误
解达到顶峰。但随着相处，校工逐渐
读懂他对生命的敬畏、对孤独的共情，
从敌视转为理解，最终两人在银杏树
下，以太极与炊烟的无声方式，达成跨
文化和解。
银杏见证了这场跨越东西方的沟

通：见证翻译器辅助下的语言交流，更
见证无需语言的生命共情；见证人与人
之间因文化差异产生的隔阂，更见证孤
独灵魂对彼此的理解与接纳。梁朝伟
的表演，全程克制内敛，无大段台词，仅
靠眼神、指尖的颤抖、沉默的伫立，传递
东方人的含蓄与孤独，完美诠释了“无
需表演，只需真实”的内核。他与银杏
的羁绊，是孤独的慰藉，更是东西方文
化在生命本质层面的共振——人类的
孤独、渴望与敬畏，不分地域、无关文
化，在寂静的自然面前，众生平等，万物
共情。
《寂静的朋友》的深意，从来不只在

于人与植物的羁绊，更在于提醒我们：
在喧嚣的世界里，学会安静下来，倾听
自然的声音，共情他人的孤独。寂静之
处，自有万物共生，自有众生共鸣。

这些天的上海，繁花烂漫不再囿于公
园、景点，花木温柔串联起街区、楼宇、商
圈与步道，处处都是生长中的春天。为期
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华彩收官，
作为上海国际花展更名升级后的转型之
年，本届活动以“2个主会场+10个分会
场+多个城市商圈”的布局，联动上海十六
个城区，将整座城市变身为一座盛大的开
放式春日花园。主办方不断强调从“展”
到“节”的一字之变，背后其实是策展逻辑
从单一景观向全域文化叙事的变化：“推
门见绿，转角遇花”，花木成了联结城市历
史、生态、生活的媒介……这种从展览思
维向生活美学思维的调整，令今季的上海
格外春色盎然，亦悄然改变了人们感受自
然、亲近城市的方式。
而比规模更引人讨论的，则是其气质

上的变化。此前几年，中国诸多城市的文
旅景观都陷入某种情绪口号美学：巨型标
语、廉价灯牌、满大街都是“想你的风吹到
了??”……活动重宣传、轻体验，重流量、
轻品质，大多沦为打卡即忘的一次性热
点。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则反其道而行
之，试图破俗出新，通过色彩、材质、结构
与空间关系，刷新公众对城市花展的认
知，以文化美学表达成就长效流量。
“越来越高级了”——这是本届花卉

节民众最普遍的观感。这种高级感，首先
源于色彩美学的颠覆性转向。今年上海
多个主展区中，蓝紫色系、灰绿调、低饱和
自然色成为主流，莫兰迪色调的大量出
现，也意味着审美重心从“喜庆”转向“沉
静”，从“刺激”转向“呼吸感”。鼠尾草蓝、
雾紫、银叶植物、冷粉与奶油白的大面积
运用，让整体气质更接近世界当代园艺展
览中的自然主义种植风格。
真正的城市花艺不是覆盖空间，而是理解空

间。在花卉节各城区分会场，花艺与城市建筑之
间并不是简单的装饰关系，都有基于场地特质的
差异化主题表述，更像是空间对话。民众关注到
本届花卉节优先选用了上海本土及长三角地区
适生植物，如绣球、月季、角堇、林荫鼠尾草、狼尾
草、鸡爪槭等，适应性强、养护成本低，无需大量
水肥与人工维护，即可保持良好景观效果。同
时，构建“乔木+灌木+地被”的复合植物群落，美
化之余，又能涵养水土、净化空气、为昆虫提供栖
息地，实现景观、美学、生态的多重价值。
更重要的是，阵容多元的设计团队将环保理

念从口号融入日常审美——过去很多环保设计

容易陷入一种“正确但不好看”的困
境。但今年花卉节的不少作品证明，
可持续并不意味着粗糙，相反，还可以
更美。一些设计大量采用原木、竹编、
再生材料、枯枝、砾石和可循环结构件
等元素。许多装置拒绝使用完全工业
化的亮面塑料，而是保留天然肌理，甚
至连花境设计，也越来越强调植物生
命周期本身——花谢之后怎么办，是
否能够继续生长，是否能进入社区长
期保留，而不是短暂拍照后迅速拆
除。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会特别强调
“社区花园”“城市公共空间”“花卉+商
业+生活”的融汇。花卉早已不是短暂
盛放的陈设或布景，而是城市生活的
一种组织方式。

今年花卉节同样旨在探索城市
“花经济”的消费新场景，联动了34个
重点商圈、近50家商业综合体和大量
沿街店铺，“Bloom&Boom橱窗艺术季”
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但有意思的是，
许多橱窗设计反而在弱化商业感。花

艺日渐与建筑、灯光、材质、陈列共同构成一种空
间叙事。有些商场甚至主动降低广告密度，让植
物成为视觉主体。这些“更高级”的审美变化，皆
与上海近年来整体城市气质的变化有关。一个
成熟的国际都市，并不需要时刻强调“繁华”“震
撼”“巨型”“顶流”，相反是更懂得如何通过细节
建立秩序感，通过节制建立品质感。今年上海国
际花卉节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便是什么才是真
正高级的城市美学。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今天城市文化最重要

的转变之一：真正的美，是开始重新与自然发
生关系。
上海的明天，春天未尽，花事仍盛。

今年上影节首设“AI片场”

■花卉节长宁分会场 刘歆摄


